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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至十九世紀澳門教育的世俗化及公共教育的興起

對澳門土生族群身份認同的影響

摘   要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澳門多樣教學機構的出現以及教學課程、教學語言
和教學主體的變化，對澳門土生族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762年之前，
澳門的學校和教育基本由以耶穌會為代表的天主教會壟斷，天主教信仰是
澳門土生族群最重要的自我識別文化符號；1784年，遣使會接管聖若瑟
修院的管理和辦學後，修院開展世俗教育，並培育出一批土生葡人文化精
英；十九世紀中葉起，澳葡政府成立了一批官辦學校並開始關注澳門的公
共教育和葡語教育，加強了澳門土生族群對葡萄牙文化和葡語的認同；馬
禮遜學校作為新教教會學校所體現的公共性及其課程中對西方科學和英文
的重視，影響了鴉片戰爭後澳門土生族群開辦的私立學校課程設置和教學
主體；這一時期，澳門土生族群也開始運用教育來構築其族群認同，並緩
解族群內部社會分層所帶來的矛盾。在此過程中，教育不僅影響了澳門土
生族群對自身不同文化身份的強調，更幫助他們進行社會身份的轉變。

關鍵詞 澳門；世俗教育；公共教育；語言教育；澳門土生族群

  梁舜欣 *

* 梁舜欣，澳門大學澳門研究碩士。

在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之 前， 由 天 主 教 會 組 織、
天 主 教 信 仰 及 以 耶 穌 會 教 育 為 代 表 的 教 會 教 育
是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認 同 中 最 重 要 的 文 化 符 號 之
一。 但 十 六 世 紀 以 來 結 成“ 全 球 貿 易 網 ” 的 澳
門及澳門土生族群從來不是孤立發展的。

經 過 十 五 世 紀 以 來 文 藝 復 興、 宗 教 改 革、
民 族 國 家 興 起 和 科 學 革 命 的 鋪 墊， 到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在 啟 蒙 運 動 的 影 響 下， 歐 洲 的 教 育 變
革 思 潮 蔓 延 至 葡 萄 牙。1759 年， 龐 巴 爾 侯 爵
（Sebast ião José  de Carva lho e Melo, 
Marquês Pombal,  1699–1782） 將 耶 穌 會
驅逐出葡萄牙本土及海外領地；1762 年，命令
傳 至 澳 門， 耶 穌 會 士 被 逮 捕， 耶 穌 會 的 教 育 機
構 被 關 閉， 澳 門 教 育 結 束 了 由 天 主 教 會 壟 斷 的
時 期。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在 工 業 革 命 的 影 響 下，
國 家 教 育 管 理 體 制 在 西 方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逐 漸 建

立， 1 又由於這一時期運輸工具和傳播工具的發
展， 澳 門 得 以 與 葡 萄 牙 同 步 展 開 社 會 和 教 育 改
革， 官 辦 的 公 共 學 校 興 起， 民 族 語 言 的 教 學 被
重 視， 同 時 一 批 天 主 教 會 學 堂 轉 型 為 私 立 的 初
等 學 校， 並 伴 隨 着 提 供 民 眾 教 育 的 新 教 學 校 和
私立實科學校的出現。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
隨 着 生 產 力 發 展 和 西 方 國 家 的 社 會 變 革， 全 球
化 進 一 步 深 化， 澳 門 的 非 華 人 教 育 發 生 了 制 度
性 的 變 化， 開 始 向 近 代 教 育 轉 型； 也 正 是 在 這
一 特 殊 的 時 期， 在 教 育 變 革 的 影 響 下， 澳 門 土
生族群迎來了新的挑戰。

一、澳門教育的世俗化與土生族群文化精英的
培養

隨 着 十 七 世 紀 初 日 本 禁 教， 耶 穌 會 在 遠 東
的 傳 教 重 心 轉 移 至 中 國。 聖 若 瑟 修 院 作 為 聖 保
祿 學 院 的 補 充， 主 要 為 中 國 副 省 培 養 傳 教 士。
據 夏 泉 研 究， 聖 若 瑟 修 院 正 式 創 辦 於 1728
年， 2 其 中 1784 至 1856 年 修 院 由 遣 使 會



十八至十九世紀澳門教育的世俗化及公共教育的興起對澳門土生族群身份認同的影響       梁舜欣

澳門教育與醫療

912021年•第111期•文化雜誌 RC

（Congregat io Missionis，又稱拉薩路會）
管 理。 遣 使 會 在 1784 年 從 教 區 司 鐸 手 中 接 過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管 理 和 辦 學 時， 澳 門 的 教 育 因
1762 年耶穌會被驅逐出澳門、聖保祿學院及聖
若 瑟 修 院 關 閉 而 陷 入 停 頓， 遣 使 會 的 接 管 使 澳
門 的 教 育 重 獲 生 機。 遣 使 會 的 神 父 重 視 語 言 教
育，為澳門的語言教育及翻譯做了大量的工作，
並 因 應 澳 門 社 會 的 實 際 情 況 開 始 在 修 院 招 收 世
俗學子，從而培育出了一批土生族群文化精英。

（一）聖保祿學院與聖若瑟修院的語言教育

在 說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語 言 教 育 之 前， 首 先
要 回 顧 聖 保 祿 學 院 的 語 言 教 育。 聖 保 祿 學 院 對
十 七 世 紀 漢 學 在 歐 洲 的 傳 播 產 生 了 重 要 影 響，
但 對 於 大 部 分 在 澳 門 成 長 及 生 活 的 土 生 葡 人 而
言， 他 們 並 沒 有 太 多 機 會 正 式 學 習 拉 丁 文 和 葡
文， 更 遑 論 中 文。 耶 穌 會 始 終 認 為 學 習 拉 丁 文

以 外 的 語 言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讓 傳 教 士 能 夠 更 好 地
翻譯和傳達天主教教義， 3 因此嘗試從澳門進入
中 國 內 地 傳 教 的 耶 穌 會 士 往 往 需 付 出 極 大 的 時
間和精力學習中文。 4 而為了傳教之便，耶穌會
常 常 在 土 生 葡 人、 華 人 進 教 者 及 澳 門 周 邊 地 區
改 信 天 主 教 的 教 徒 中， 培 養 部 分 人 成 為 修 士 並
讓其到中國傳教。 5 在聖保祿學院時期，大部分
中 下 階 層 的 土 生 葡 人， 如 果 不 是 如 進 教 者 一 般
有 強 烈 的 信 仰 並 決 定 成 為 修 士， 是 沒 有 甚 麼 機
會 接 觸 到 正 規 的 語 言 教 育 的（ 實 際 上 他 們 幾 乎
都 追 隨 父 輩 的 腳 步 加 入 到 澳 門 的 貿 易 中 ）。 6

對 他 們 而 言， 無 論 是 葡 文、 中 文（ 廣 東 話 ） 還
是 土 生 葡 語， 都 是 與 不 同 的 群 體 打 交 道 和 做 生
意 的 工 具， 對 於 語 言 的 掌 握 只 要 滿 足 這 一 要 求
即 可。 對 文 字 的 閱 讀 和 書 寫， 甚 至 不 同 語 言 間
的 文 書 翻 譯， 他 們 既 無 從 學 習， 也 沒 有 學 習 的
必 要 性 —— 這 一 點 從 在 議 事 會 擔 任 通 事 / 番 書
（Jurubaça） 的 都 是 漢 人 或 是 通 曉 中 文 的 葡

圖 1. 江沙維神父用中文編寫的拉丁文文法書《辣丁字文》書名頁（圖片來源：作者於 2017 年 9 月攝於澳門聖若瑟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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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神父， 7 而非我們通常認為的“生活在中葡
文化下”的土生葡人也可以推測出來。

而 到 了 遣 使 會 管 理 時 期 的 聖 若 瑟 修 院， 以
江沙維神父（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1781–1841） 為 首 的 教 師 隊 伍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系 統 地 教 授 葡 文、 中 文、 英 文 與 法 文， 並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編 纂 了《 漢 字 文 法 》《 葡 華 字 典 》 和
《 華 葡 字 典 》 等 一 批 教 材 和 中 葡 雙 語 詞 典， 8

使 在 修 院 接 受 教 育 的 土 生 葡 人 獲 得 了 系 統 性 學
習 語 言 的 機 會 和 對 中 葡 雙 語 進 行 閱 讀、 會 話、
書 寫， 甚 至 翻 譯 的 能 力 —— 首 位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漢 學 家 瑪 姬 士（José  Mart inho Marques, 
1810–1867）9 就是在這一時期被培養出來的。

（二）聖若瑟修院世俗課程的開展

在 驅 逐 耶 穌 會 士 後， 龐 巴 爾 大 力 推 行 教 育
改 革， 促 進 葡 萄 牙 本 土 以 及 海 外 領 地 教 育 的 國
有 化 和 世 俗 化， 將 教 育 置 於 國 家 的 監 督 之 下。
但 在 澳 門， 當 地 教 育 自 耶 穌 會 被 驅 逐 後， 便 隨
即陷入了蕭條 10——龐巴爾對教育的改革只是轉
移 教 育 機 構 的 管 理 權， 在 海 外 屬 地 尤 其 缺 乏 對
具 體 教 育 制 度 的 改 革、 教 學 機 構 的 建 立 以 及 相
應師資的匹配，1775 年僅有一名皇室教師被派
至 澳 門， 到 後 來 重 新 辦 學 的 聖 若 瑟 修 院 教 授 葡
文和拉丁文文法。 11

然 而， 隨 着 遣 使 會 接 管 聖 若 瑟 修 院， 並 在
修 院 內 同 時 提 供 傳 統 的 神 職 人 員 培 育 課 程， 以
及 開 放 給 世 俗 學 生 的 文 法 課 程， 聖 若 瑟 修 院 重
現生機。據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記
載：

（當時的聖若瑟修院有）年輕的中國

人，數量不超過 12名，被接納入修院，
獲取必須的知識。如果他們真誠地表示想

要成為神甫的願望，那麼對他們實施的教

育將他們領上這條路⋯⋯教師講解葡文和

拉丁語法、算術、修辭學、哲學、神學等

等。很多居民的孩子進入該校，儘管很少

有人會成為神甫。這裡有時還教中文、英

文和法文。每月能為其子女支付一小筆膳

食費用的父母，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修院，

學習真正的葡萄牙語，有時還能體驗到心

靈的昇華。有的學生在修院就餐，晚上回

家與家人團聚。有的在特定的時間前來聽

講，由教師“免費授課”。12

隨 着 世 俗 化 課 程 的 開 展， 聖 若 瑟 修 院 逐 漸
發展為“一所師資配備完善的學院”，在 1820
年，修院擁有六名知識豐富、品德高尚的教師，
教 授 閱 讀、 書 寫 和 計 算， 開 設 葡 萄 牙 文、 拉 丁
文、英文、法文和中文課程，還有數學、音樂、
修辭、哲學和宗教課程。 13

然 而， 由 於 神 父 的 流 失， 到 了 1850 年，
聖 若 瑟 修 院 已 幾 乎 無 法 開 展 教 育 工 作， 並 隨
着 最 後 一 位 教 授 拉 丁 文 的 雷 特 神 父（Padre 
Joaquim José  Lei te,  1764–1853） 的 去
世， 在 1854 年 徹 底 結 束。 14 1856 年， 時 任
澳門教區主教熱羅尼莫· 馬塔（D. Jerónimo 
José  da Mata） 宣 佈 要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建 立
神 學 院， 15 修 院 由 教 區 司 鐸 接 管；1861 年，
里 斯 本 政 府 接 受 神 學 院 院 長 勞 倫 索· 古 維 亞

（Manuel Lourenço de Gouveia）的請求，
派 出 兩 名 耶 穌 會 士 到 聖 若 瑟 修 院 任 教。 耶 穌 會
士 重 回 澳 門 的 消 息 傳 出， 吸 引 大 批 土 生 家 庭 報
名 入 學； 16 1862 年 7 月 5 日， 為 取 代 澳 門 皇
家 航 海 學 校， 並 順 應 當 時 澳 門 葡 人 的 需 求， 澳
門 政 府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設 立 了 提 供 航 海 課 程、 商
科 和 初 級 教 育 課 程 的 附 屬 學 校， 學 校 由 政 府 資
助 17——這時，聖若瑟修院已是一個集神學院、
世 俗 學 校 與 職 業 學 校 於 一 體 的 教 育 機 構， 教 學
內 容 囊 括 神 學、 文 學、 語 言、 算 術、 科 學、 航
海技術和商業等領域。18 到了 1864 年，學校已
有 學 生 216 人；1870 年， 學 生 數 量 超 過 300
人。 19 但 這 兩 名 耶 穌 會 士 在 同 年 9 月 因 為 葡 萄
牙 政 府 重 整 全 國 教 育 及 澳 葡 政 府 禁 止 外 國 教 師
在 澳 門 授 課 而 離 開 了 修 院。 20 其 後 修 院 雖 然 不
斷經歷改組，21 但修院內的辦學未曾中止，並持
續 為 政 府 建 立 的 官 辦 學 校 及 土 生 葡 人 籌 辦 的 商
業學校提供辦學場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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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伯多祿編寫的廣東方言指南書《教話指南》封面（圖片來源：作者於 2017 年 9 月攝於澳門聖若瑟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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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生族群文化精英的培養

雖 然 與 從 前 的 聖 保 祿 學 院 一 般， 聖 若 瑟
修 院 提 供 的 教 育 資 源 也 並 非 人 人 可 以 享 有， 23

但 它 開 啟 了 澳 門 世 俗 教 育 的 歷 史， 24 為 當 時 澳
門 及 周 邊 地 區 有 條 件 的 土 生 家 庭 提 供 了 其 所 需
的 葡 萄 牙 文 化 及 語 言 教 育， 從 而 為 十 九 世 紀 至
二 十 世 紀 的 澳 門 教 育 界 及 文 化 界 培 育 了 一 批 優
秀 的 土 生 人 才； 25 他 們 和 來 自 葡 萄 牙 的 知 識 分
子一同組成了澳門葡裔族群的知識分子階層，26

為 澳 門 本 地 以 及 香 港、 上 海 葡 裔 社 群 的 教 育 和
文 化 建 設 作 出 了 很 大 的 貢 獻。 在 這 些 土 生 知 識
分子中，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 lva, 
1842–1912） 和 若 瑟· 文 森· 喬 治（José  

Vicente Jorge, 1872–1948）的經歷和成就
尤其令人關注。

伯 多 祿 和 若 瑟· 文 森· 喬 治 都 出 生 於 富
裕 且 有 一 定 社 會 地 位 的 澳 門 土 生 家 庭。 伯 多 祿
的 父 親 曾 任 澳 門 駐 軍 國 民 營 第 一 連 的 連 長， 同
時 擁 有 數 艘 能 夠 往 來 澳 門、 帝 汶 和 果 阿 之 間 從
事 海 上 貿 易 活 動 的 商 船。 27 若 瑟· 文 森· 喬 治
的 祖 父 若 瑟· 文 森· 卡 埃 坦 諾· 喬 治（José 
Vicente Caetano Jorge） 是 澳 門 市 政 委 行
政 官， 同 時 擁 有 自 己 的 船 隊， 是 澳 門 苦 力 貿 易
的 創 始 人 之 一； 父 親 坎 西 歐· 喬 治（Câncio 
Jorge） 也 是 澳 門 市 政 委 行 政 官， 先 後 擔 任 澳
門 市 政 府 負 責 人、 市 政 廳 委 員 和 市 委 檢 察 長，

圖 3. 伯多祿主編的《中文會話及書寫手冊》第一部分“中文書寫”第二卷書名頁（圖片來源：作者於 2017 年 9 月攝於澳門聖若瑟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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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曾任仁慈堂總管和被派駐曼谷。 28

當 時 澳 門 許 多 顯 赫 的 土 生 家 庭 都 習 慣 將 孩
子 送 到 果 阿 去 接 受 教 育 和 開 闊 眼 界， 29 但 如 上
文 所 說， 聖 若 瑟 修 院 為 這 些 家 庭 提 供 了 另 一 個
選 擇， 於 是 伯 多 祿 和 若 瑟· 文 森· 喬 治 都 在 家
中 接 受 啟 蒙 教 育 後 進 入 聖 若 瑟 修 院 學 習。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學 習 期 間， 他 們 有 機 會 接 觸 到 系 統 的
語 言 教 育， 並 對 漢 語 言 及 文 化 表 現 出 了 極 大 的
興 趣 和 天 賦； 在 畢 業 後 他 們 都 進 入 了 華 務 專 理
局 30 擔任翻譯員，並曾先後任該局局長。 31

伯 多 祿 是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教 育 協 進 會
（ Assoc iaç ã o Promotora  da  Ins t ruç ã o 
dos Macaenses， 簡 稱 APIM） 的 發 起 人 之
一， 也 是 澳 門 伯 多 祿 商 業 學 校 的 創 辦 者 和 第 一
任 校 長， 還 兼 任 該 校 及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中 文 教 師
（ 若 瑟· 文 森· 喬 治 就 讀 期 間， 修 院 的 中 文 老
師 正 是 伯 多 祿 ）。 32 江 沙 維 神 父 時 期 所 編 撰 的
漢 語 學 習 材 料 雖 然 兼 顧 了 聽、 說、 讀、 寫 等 方
面 的 學 習， 卻 主 要 是 為 成 年 人 學 習 漢 語 所 用，
內 容 以 日 常 生 活 和 政 商 務 溝 通 為 主， 而 伯 多 祿
則 心 繫 澳 門 葡 童 的 漢 語 學 習 需 求， 為 土 生 學 童
及 青 年 編 撰 了 許 多 關 於 學 習 初 級 漢 語 的 教 材，
其 中 包 括《 葡 中 知 識 範 圍 》《 寓 言 》《 廣 州 方
言 和 北 京 方 言 的 慣 用 語 》《 漢 語 語 法 練 習 》
《 澳 門 土 生 青 年 漢 語 教 科 書 》《 中 文 會 話 及 書
寫 手 冊 》《 聖 諭 廣 訓 譯 本 》《 粵 方 言 指 南 》 等
（ 其 中 有 多 本 教 材 是 專 門 為 官 立 議 事 公 局 中 心
小 學 編 寫 的 教 材 ）， 33 涵 蓋 漢 語 及 粵 方 言 的 語
法、 會 話、 書 寫、 知 識 與 文 化， 為 澳 門 土 生 葡
童 的 漢 語 學 習 提 供 經 濟 便 宜 的 課 本 和 系 統 的 指
導。 其 中《 寓 言 》 是 伯 多 祿 從 法 籍 漢 學 家 茹 蓮
（Stanis las Aignan Jul ien, 1797–1873）
編 譯 的《 漢 文 指 南 》 中 精 選 出 十 篇 佛 教 經 典 寓
言 故 事， 並 把 它 們 譯 為 葡 文 後， 用 中 葡 雙 語 印
刷 的 讀 本。 34 寓 言 故 事 通 常 篇 幅 短 小， 主 角 通
常 為 動 物 或 形 象 鮮 明 的 人 物， 容 易 引 起 孩 童 的
興 趣， 且 往 往 通 過 講 故 事 宣 揚 道 理， 讓 孩 童 在
閱讀時能夠接觸到背後的中國道德觀念及文化；
另 外， 伯 多 祿 專 門 指 出， 用 雙 語 印 刷 該 讀 本 是
為 了 節 約 學 生 的 時 間 及 金 錢 成 本， 35 可 見 其 編

撰教材之用心。

若 瑟· 文 森· 喬 治 在 1890 年 進 入 華 務 專
理 局 擔 任 翻 譯 員， 還 曾 任 葡 萄 牙 駐 北 京 使 團 翻
譯 主 任。1906 年， 他 加 入 了 由 澳 督 蒙 丁 尼 路
（Mart inho de Montenegro） 任 命， 成 員
包括文弟士（Manuel da Si lva Mendes）、
伯 多 祿、 宋 玉 生（Carlos d'Assumpção）
和 羅 利 茲 神 父（António Rol iz） 等 人 的 委 員
會， 研 究 關 於 華 務 專 理 局 附 屬 華 語 學 校 的 籌 備
章 程。 在 擔 任 華 務 專 理 局 局 長 期 間， 若 瑟· 文
森· 喬 治 為 這 所 學 校 制 定 了 教 學 計 劃 及 課 程 設
置， 並 翻 譯 了《 新 讀 本 》 和《 國 文 教 科 書 》 等
漢 語 學 習 課 本。 在 關 於 出 版《 國 文 教 科 書 》 請
願信中，他寫道：

鑑於澳門公立學校內缺乏適合的教授

漢語的課本，我決定翻譯並註解《國文教

科書》（學習中文的教科書）……我的翻

譯由大家所公認的葡國文學大師卡米羅・

庇山耶博士校閱過，以便確保譯本的文

字不僅正確而且優雅。這樣，本書能夠在

達到以漢語教學為主要目標的同時，也能

糾正在澳門已根生的學生葡語書寫語病問

題，從而熟悉葡國文學的優美……我深

信，該出版物將對葡國人學習漢語和中國

人學習葡語帶來很大幫助。36

可 以 看 出， 若 瑟· 文 森· 喬 治 在 語 言 教 學 中 十
分 注 重 書 面 語 言 的 精 準 優 美 及 對 語 言 文 化 的 認
識， 在 這 一 點 上 他 與 江 沙 維 神 父、 伯 多 祿 等 人
的教學理念的可謂是一脈相承。 37

二、澳門公共教育的興起與對葡語的推廣

近 代 教 育 其 中 一 個 最 重 要 的 職 能 是 為 民 族
國 家“ 培 養 公 民 和 合 格 的 勞 動 者 ” 38。 為 此，
民 族 國 家 政 府 會 加 強 對 教 育 的 控 制 和 監 管， 建
立 國 家 教 育 管 理 體 制， 在 初 等 教 育 領 域 設 置 公
共 學 校， 並 對 教 學 語 言 和 課 程 設 置 也 作 出 要 求
和 調 整。 澳 門 教 育 的 發 展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也 受
到這一趨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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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官辦學校與公共教育的興起

十 九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葡 萄 牙 在 自 由 主 義 革
命 後， 政 府 的 力 量 開 始 正 式 介 入 其 海 外 領 地 的
公 共 教 育 系 統 之 中。 39 四 十 年 代 末， 澳 門 市 政
廳 40 根據葡萄牙方面的要求， 開始發展初等教
育（Ensino pr imá r io）， 並 於 1847 年 3 月
5 日的會議上決定開辦一所公共學校（Escola 
públ ica）， 其 教 學 計 劃 和 辦 校 章 程 獲 得 了 總
督 亞 馬 留（1847 年 3 月 8 日 十 三 號 訓 令 ） 和
里 斯 本 方 面（1847 年 11 月 20 日 國 令 ） 的 批
准； 41 1870 年 末， 根 據 第 二 號 國 令， 澳 葡 政
府 設 立 專 門 部 門 監 督 和 視 察 公 立 及 私 立 學 校
的 辦 學 狀 況， 又 成 立“ 公 共 教 育 督 導 團 ” 專
門 負 責 教 育 活 動 的 諮 詢 和 視 察；1879 年， 成
立 了 首 個 監 督 及 視 察 所 有 公 共 教 學 活 動 的 組
織 —— 公 共 教 育 督 導 委 員 會。1875 年， 聖 羅
撒 培 幼 院（Recolhimento de Santa Rosa 
de Lima） 改 組 為 聖 羅 撒 書 院（Co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從收容、教育孤女
及 貧 困 女 童 的 天 主 教 會 培 幼 院 轉 變 為 世 俗 的 女
子 學 校， 為 女 童 提 供 教 育；1893 年， 澳 門 國
立 利 宵 中 學（Liceu Nacional  de Macau，
意 為“ 澳 門 國 立 中 學 ”） 成 立， 附 設 物 理 化 學
組、 自 然 歷 史 組 和 澳 門 國 立 圖 書 館， 打 破 了
教 會 對 澳 門 中 等 教 育 的 壟 斷； 42 同 年， 聖 若 瑟
神 學 院 中 學 續 辦， 更 名 為 聖 若 瑟 教 區 神 學 院
（Seminá r io  Diocesano de S.  José ） 。
從 1879 年 起， 澳 葡 政 府 多 次 進 行 公 共 教 育 改
革， 分別在 1873、1893 年頒佈了小學教育法
規、 中 小 學 公 共 教 育 法 規， 又 在 1896 年 起 草
了 男 子 中 心 中 學 法 規 和 澳 門 國 立 中 學 法 規； 公
共 教 育 督 導 的 工 作 也 多 次 更 改 負 責 人 員， 先 後
由 總 務 司 和 殖 民 地 行 政 政 務 司 負 責。 43 在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葉， 澳 門 的 公 共 教 育 系 統 逐 漸 形 成 並
不 斷 發 展， 對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的 教 育 起 着 重 要 的
影響。

（二）澳葡政府推廣葡語的嘗試

自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葉 起， 澳 葡 政 府 通 過 改 革

教 師 隊 伍， 開 辦 官 辦 葡 文 學 校， 為 提 供 葡 語 教
育 的 學 校 提 供 政 府 津 貼 等 措 施， 試 圖 在 澳 門 推
廣 葡 語 和 葡 萄 牙 文 化， 企 圖 從 意 識 形 態 層 面 加
強對澳門的殖民管治。

1870 年 9 月 20 日， 澳 葡 政 府 頒 佈 法 令 禁
止非葡籍教師擔任學校的校長、教師和教務長。
1882 年 9 月 1 日，議事公局中心小學（Escola 
Municipal de Instrução Primária） 落 成， 校
址位於板樟堂街 17 號，該學校旨在為土生葡人男
童提供葡文的初等教育，也稱為“公局義學”。44 
1883 年 10 月 6 日， 澳 葡 政 府 宣 告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內 開 設 教 習 葡 文 的 義 學， 華 籍 兒 童 可 以 報
名 入 讀。 45 另 外， 在 1890 年 澳 門 設 有 官 立 華
童 葡 文 學 校（Escola Públ ica da L íngua 
Por tuguesa para  os  Ch inas） 。 46 1915
年， 澳 葡 政 府 設 立 了 共 和 國 獎（Prémio 
Repúbl ica）， 為 利 宵 中 學（ 包 括 中 學 課 程
及 商 業 課 程 ）， 和 男 子 中 心 學 校、 女 子 中 心 學
校、 華 童 葡 文 學 校 這 三 所 市 政 學 校， 以 及 民 主
學 校（Escola Repúbl ica） 中 成 績 最 好 的 學
生提供獎學金。 47 1919 年 11 月 6 日， 時任澳
督施利華（Henrique Monteiro Correia da 
Si lva）表示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影響力逐漸下
降， 澳 門 本 地 教 授 葡 文 的 學 校 數 量 少 得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遂 發 佈 訓 令 規 定 從 翌 年 1 月 1 日 起，
所 有 官 立、 市 政、 教 會 或 其 他 受 政 府 津 貼 的 小
學 必 須 教 授 葡 文。 為 了 調 查 葡 語 教 學 的 情 況，
澳 門 省 輔 政 司 將 在 每 季 度 對 有 關 學 校 進 行 檢 查
並 評 估 其 教 學 質 量。 48 此 後 的 多 任 總 督 在 施 利
華 訓 令 的 基 礎 上， 又 發 佈 多 項 政 令 企 圖 擴 大 葡
語 的 影 響 力， 其 中 包 括： 為 完 成 小 學 教 育， 能
讀 寫 和 講 葡 語 的 華 人 學 生 提 供 獎 學 金； 規 定 政
府 部 門 如 需 招 聘 華 人， 須 優 先 或 只 能 招 聘 懂 葡
語 者， 且 優 先 考 慮 曾 獲 獎 學 金 者； 每 年 向 澳 門
的 部 分 中 文 學 校、 香 港 及 九 龍 的 學 校 發 放 津 貼
以 維 持 葡 語 課 程 的 教 授； 規 定 澳 門 的 招 牌、 廣
告、 宣 傳 物 料 上 必 須 寫 上 葡 文， 餐 飲 從 業 者 及
娛樂場所也必須在餐牌上寫上葡文。 49

從 今 天 看 來， 當 時 澳 葡 政 府 推 廣 葡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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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 是 在 華 人 群 體 中 的 推 廣 結 果 是 不 盡 如 人 意
的。 但 對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而 言， 澳 門 教 育 改 革 對
純 正 葡 語 的 強 調 極 大 影 響 了 土 生 葡 語 在 土 生 族
群中的使用：

在非公共場合，澳門的葡萄牙人顯示

出多元的語言才能。葡萄牙語、土話及口

頭的廣東話摻雜使用，摻雜的程度依照各

個家庭的社會、文化水平，以及性別而

異，十九世紀末，有語言純正癖的人認為

對葡萄牙語的摻雜是對掌握該語言的威

脅。因此，土話遭受到一些患有語言純正

癖者的嚴重打擊。50

這一點在 1920 年《土生葡人報》（O Macaense）
刊 登 的《 澳 門 的 葡 語 教 育 》（O Ensino da 
Língua Portuguesa em Macau ）一文中也可
看 出。 該 篇 文 章 的 作 者 認 為 導 致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葡 語 水 平 的 不 盡 如 人 意 主 要 是 因 為 土 生 族 群 人
口 稀 少、 社 會 交 往 範 圍 狹 窄 以 及 受 到 中 文 的 影
響。 在 他 看 來， 前 兩 者 使 土 生 葡 人 的 社 交 範 圍
囿 於 家 庭， 難 以 與 不 同 的 人 和 事 物 進 行 交 往，
自 然 也 難 以 用 葡 語 進 行 思 想 的 交 流、 語 言 的 練
習 和 詞 匯 的 運 用。 而 對 於 中 文 的 影 響， 他 認 為
中 文 的 讀 音 和 語 法 規 則 是“ 單 音 節 的、 無 詞 尾
變 化 的 ”， 且 在 表 達 時 偏 向 含 蓄， 是 一 種 在 語
言 學 和 語 義 學 上 都 與 葡 語 大 相 徑 庭 的 語 言， 因
此 長 期 接 觸 中 文 對 葡 語 學 習 是“ 有 害 的 ”， 而
土 生 葡 語 就 是 一 種 因 為 與 中 文 接 觸 過 多 而“ 被
破壞了的”葡語。 51

三、全球化影響下澳門的新教學校與商業學校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開 始， 清 政 府 規 定 外 國 商 人
在 通 商 季 節 結 束 後 必 須 離 開 廣 州 返 回 澳 門， 從
而 使 眾 多 外 商 來 到 澳 門 居 住 並 設 立 公 司。 52 這
些 跨 國 公 司 為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提 供 了 許 多 工 作 機
會， 使 澳 門 及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深 入 地 參 與 到 了 經
濟 全 球 化 的 進 程 之 中。 53 伴 隨 着 這 些 跨 國 公 司
進 入 澳 門 的， 除 了 有 經 濟 和 人 員 的 交 流 外， 更
有 文 化 和 語 言 上 的 交 流， 而 學 校 正 是 這 一 交 流

孕育與發生的場所之一。

（一）澳門第一所新教學校

澳 門 新 教 的 傳 播 和 新 教 學 校 的 設 立 源 於 來
華 牧 師 馬 禮 遜（Robert Morr ison, 1782–
1834）。 馬禮遜於 1807 年到達廣州， 其後試
圖 在 華 傳 播 新 教。 但 由 於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不
支 持、 清 朝 禁 教 以 及 澳 門 對 新 教 的 排 斥 等 因 素
阻 礙， 他 在 1808 轉 至 澳 門 後， 利 用 英 國 東 印
度公司職員的身份在澳門秘密傳教。1816 年，
在 米 憐 牧 師（Wil l iam Mi lne, 1785–1822）
的 協 助 下， 兩 人 在 馬 六 甲 創 辦 了 英 華 書 院， 為
東南亞的華人提供基礎教育。

英 華 書 院 的 課 程 以 中 國 語 言 文 化、 西 歐
文 學 及 科 學（ 授 課 語 言 為 英 文 ） 和 宗 教 教 育 為
主， 54 馬 禮 遜 和 米 憐 聘 請 了 懂 得 中 文 的 歐 籍 教
師 和 本 地 的 中 文 教 師， 又 規 定 歐 籍 學 生 必 須 學
習 中 文， 本 地 學 生 必 須 以 英 文 學 習 人 文 科 學 領
域的各項科目，另外學生也可以學習倫理哲學、
基 督 教 神 學 和 馬 來 文 等 科 目。 學 校 還 提 供 許 多
設 施， 如 圖 書 館、 印 刷 所、 宿 舍 等， 又 設 立 了
基 金 為 貧 困 學 生 提 供 資 助。 不 難 看 出 英 華 書 院
所 展 現 出 來 的 新 教 學 校 的 教 育 模 式， 後 來 馬 禮
遜學校也沿用了這一理念與課程設置。

1834 年， 馬 禮 遜 在 廣 州 病 逝， 遺 體 運 至
澳 門 東 印 度 公 司 墳 場 安 葬。 為 了 紀 念 馬 禮 遜，
旅 居 澳 門 的 英 美 籍 新 教 傳 教 士 和 商 人 於 1835
年籌組馬禮遜教育會。1836 年 9 月 28 日，馬
禮 遜 教 育 會 在 廣 州 成 立。 在 籌 備 期 間， 教 育 會
成 員 在 1835 年 9 月 設 立 了 澳 門 馬 禮 遜 預 備 學
校， 是 郭 士 立 夫 人（Mrs. Gü tz laf f） 在 澳 門
所辦女塾的附屬男塾。此外，與英華書院相似，
馬 禮 遜 教 育 會 注 重 華 人 的 初 等 教 育， 而 為 了 盡
可 能 地 了 解 中 國 教 育 的 狀 況， 教 育 會 於 1836
年 在 中 國（ 尤 其 是 廣 東 地 區 ） 和 東 南 亞 發 放 了
關 於 調 查 當 地 華 人 教 育 狀 況 的 問 卷 調 查， 採 集
關於人口、男女比例、識字比例、教材、學制、
師 資 等 方 面 的 信 息。 55 而 作 為 校 長 的 布 朗 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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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
在 1839 年 2 月 抵 達 澳 門 後， 也 立 即 開 始 學 習
漢 語， 他 表 示：“ 對 中 國 經 典 徹 底 了 解 後， 歐
洲 老 師 才 能 夠 無 可 置 疑 地 對 傳 統 教 學 方 法 加 以
改進”。 56

在 一 系 列 的 準 備 工 作 後，“ 澳 門 第 一 所 西
式 學 堂 ” —— 馬 禮 遜 學 校， 於 1839 年 11 月 4
日 在 澳 門 大 三 巴 附 近 正 式 成 立。 馬 禮 遜 學 校 旨
在“ 讓 當 地 青 少 年 受 到 中 英 兩 種 語 言 的 教 育，
並以此為手段使他們接觸到西學的各個領域”，
向 中 國 學 生 教 授 英 語 的 閱 讀、 口 語、 寫 作、 地
理、算術、西方歷史、力學、化學、聲樂等課程，
使他們能以英語為媒介了解西方文化和科技。57

同 時， 語 言 教 育 也 是 新 教 宗 教 教 育 的 媒 介。 據
布朗校長 1840 年 4 月提交的報告稱：

我安排他們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

語，早上六點鐘開始，到晚上九點鐘結

束，其中讀書八小時，其餘三四小時在露

天場地上運動和娛樂……孩子們和我的家

庭混合在一起，我們勉力待他們如親生兒

子，鼓勵他們對我們具有親密無間的信

任，做他們的最好朋友。他們可以自由地

參加我們家庭的早晚禮拜。58

此 外， 馬 禮 遜 學 校 在 英 語 課 程 中 以《 聖 經 》 作
為 教 材， 並 在 其 他 課 程 中 滲 透 宗 教 內 容， 將 基
督精神融入教學環節，同時要求學生參加祈禱、
禮 拜 儀 式， 培 養“ 具 有 基 督 教 人 格 的 中 國 學
生”。

鴉 片 戰 爭 期 間， 許 多 新 教 國 家 商 人 和 傳 教
士 避 居 澳 門。 然 而， 在 1841 年 香 港 成 為 英 國
殖 民 地 後， 商 人 逐 漸 將 自 己 的 產 業 從 澳 門 轉 移
至 香 港， 新 教 傳 教 士 也 將 傳 教 基 地 遷 往 香 港，
其 後 隨 着 中 國 內 地 各 個 港 口 開 放 通 商， 又 陸 續
遷 往 廣 州、 上 海 等 地。 在 澳 門 辦 校 三 年 後，
1842 年 11 月， 馬 禮 遜 學 校 從 澳 門 遷 往 香 港。
五年後， 因資助減少 59 以及創辦人員逝世或離
港，馬禮遜學校停辦。

（二）澳門土生葡人教育協進會與澳門商業

學校

在 1870 年 代 前， 澳 門 的 公 共 教 育 由 於 缺
乏 政 府 的 政 策 和 財 政 支 持 而 舉 步 維 艱。 不 要 說
專 業 的 商 業 學 校， 就 連 初 等 教 育 也 難 以 保 證。
土 生 葡 人 創 辦 的 報 刊 中 就 有 多 篇 文 章 描 述 了 當
時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教 育 所 面 臨 的 困 境， 並 表 達 了
對族群教育的擔憂和建議。在 1860 年 7 月 15
日 第 68 期 的《 人 民 回 聲 報 》（O Echo do 
Povo ） 中， 有 文 章 寫 道：“（ 隨 着 多 所 學 校
在 1820 年 代 的 陸 續 停 辦， 以 及 聖 若 瑟 修 院 師
資 的 流 失 ） 到 了 1848 年， 這 座 城 市 中 已 經 沒
有 公 立 教 育 機 構 了， 僅 有 一 個 識 字 班 和 一 個 由
年 邁 的 雷 特 神 父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開 辦 的 班（ 儘 管
他 是 免 費 擔 任 教 職 的 ）。” 文 章 又 認 為 澳 葡 政
府 擁 有 資 金， 卻 沒 有 用 於 發 展 本 地 的 教 育， 還
向 時 任 澳 督 基 瑪 良 士（ Is 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 請 願 重 振 聖 若 瑟 修 院 並 聘 請 有
經 驗 的 教 師 任 教， 以 及 在 澳 門 多 開 辦 小 學。 60

次 年 3 月 24 日 的《 人 民 回 聲 報 》 又 描 述 當 時
澳 門 的 教 育 狀 況 已 至“ 在 這 座 城 市 中 沒 有 一 個
二 十 歲 的 土 生 葡 人 懂 得 準 確 地 讀、 說、 寫 自 己
的 語 言 ” 之 困 境 ——  “ 我 們 看 到 連（ 土 生 族 群
中 ） 上 層 社 會 人 士 的 孩 子 都 因 為 缺 乏 從 事 體 面
工 作 的 技 能（ 因 為 缺 乏 教 育 的 原 因 ） 而 在 街 上
遊 蕩， 也 有 很 多 人 從 事 船 員、 巡 邏 兵、 苦 力 等
對於他們的階層而言十分糟糕的工作。” 61

在 這 樣 的 困 境 之 下， 土 生 葡 人 開 始 試 圖 為
族群的教育做主。

1861 年 2 月 15 日， 土 生 葡 人 富 商 梅 洛
（Alexandrino António de Melo）， 即 塞
爾 卡 爾 子 爵（Visconde do Cercal） 開 始 募
資 籌 辦 一 所 新 的 學 校。 他 在 幾 個 月 內 就 募 集 到
超 過 兩 萬 澳 門 元（Patacas）， 並 請 來 了 兩 位
來 自 葡 萄 牙 的 教 師 和 一 位 英 國 教 師 教 授 葡 文、
法 文 和 拉 丁 文。 62 這 所 學 校 於 1862 年 1 月 5
日落成開學，名為“新土生葡人學校”（Nova 
Escola Macaense）。 該 校 設 有 小 學 部 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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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部， 貧 困 學 生 可 免 費 入 學， 還 為 女 生 單 獨 開
班。 63《人民回聲報》在同年 6 月 15 日的報導
中 評 價 該 所 學 校 是“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青 少 年 教 育
的 重 生 ”。 雖 然 新 土 生 葡 人 學 校 最 終 因 缺 乏 辦
學 經 費 在 1867 年 10 月 21 日 關 閉， 64 但 它 是
澳 門 第 一 所 不 由 教 會 開 辦 的 私 立 學 校， 65 為 後
來 土 生 葡 人 教 育 協 進 會 以 及 多 所 土 生 葡 人 開 辦
的商業學校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1870 年 12 月 20 日，300 名 土 生 葡 人 聯
名向澳督蘇沙（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
提 交 抗 議 書， 希 望 澳 葡 政 府 收 回 將 耶 穌 會 修 士
逐 出 修 院 的 決 定， 但 沒 有 成 功。 66 這 讓 土 生 族
群 意 識 到 他 們 需 要 自 主 為 土 生 青 少 年 開 辦 一 所
學校。

1871 年 9 月 29 日，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教 育
協 進 會 成 立， 馬 西 米 阿 奴· 安 多 尼 奧· 李 美 度
士（Maximiano António dos Remédios, 
senior） 任 理 事 長， 若 昂· 若 阿 金· 布 拉 加
（João Joaquim Braga）任司庫，伯多祿任
秘書，包括他們在內的 31 名會員籌措了 1.1 萬
澳 門 元 的 註 冊 資 金。 該 會 旨 在 根 據 土 生 青 年 的
就 業 需 求， 按 照“ 商 業 學 校 ” 的 模 式 在 澳 門 開
辦一所中等教育機構。67 從 1872 年起，澳葡政
府 同 意 協 進 會 資 助 聖 若 瑟 修 院 開 辦 商 業 課 程，
提 供 數 學、 簿 記、 銀 行 業 務 等 專 業 商 業 課 程，
此 外 還 要 學 習 讀 寫 漢 語（ 包 括 廣 東 話 和 北 京
官 話 ）。 68 1878 年 1 月 8 日， 澳 門 商 業 學 校
（Escola Comercial）創辦，最開始收生 20
人， 學 生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中 上 課。 這 所 學 校 十 分
注 重 英 語 教 學， 聘 請 到 來 自 英 國 的 哈 爾 特· 米
勒（J. L.  Hart  Mi lner）和來自加爾各答的威
廉· 佩 雷 拉（Wil l iam Pereira） 任 教。 文 德
泉 神 父 指 出， 最 初 進 入 商 業 學 校 的 學 生 在 入 學
時 雖 然 已 接 受 了 初 等 教 育， 但 僅 能 說 有 限 的 葡
語， 對 英 語、 法 語、 算 術、 會 計 等 科 目 幾 乎 一
竅不通，但入學後，他們能夠得到良好的英語、
商 業 會 計、 歷 史 和 地 理、 實 用 算 術 及 商 業 法 律
等課程的訓練。69

但 協 進 會 建 立 一 所 獨 立 商 業 學 校 的 計 劃 並
沒 能 實 現。1883 年 9 月 3 日， 商 業 學 校 與 市
政 學 校 小 學 部、 政 府 小 學 及 聖 若 瑟 神 學 院 小 學
部 合 併 成 男 子 中 心 學 校， 校 址 仍 設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內。 協 進 會 資 助 了 該 校 的 創 建， 根 據 他 們 與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協 議， 商 業 課 程 教 師 的 工 資 仍 由
協 進 會 發 放， 而 修 院 院 長 和 協 進 會 理 事 長 一 同
商 討 商 業 課 程 的 教 學 計 劃、 教 科 書、 課 時 表、
班規和教師人選——這一時期商業課程的教師為
來自美國的康士比神父（Hornsby） 和來自英
國的阿克賴特神父（Arkwright）。 70

此 後， 協 進 會 又 試 圖 將 商 業 學 校 合 併 到 澳
門的官立中學中。1899 年，嘉惠勞主教（José  
Manuel de Carvalho, 1844–1904） 表 示
希 望 在 修 院 之 外 的 地 方 進 行 商 業 課 程 的 授 課，
於 是 伯 多 祿 萌 生 了 新 建 一 所 商 業 學 校 的 念 頭。
伯 多 祿 及 其 同 僚 對 這 所 新 的 商 業 教 學 機 構 的 願
景 是 使 其 融 入 到 中 學 教 育 之 中， 即 將 傳 統 中 學
教 育 課 程（ 如 葡 語、 算 術、 自 然 科 學、 歷 史 和
地 理 ） 與 商 業 學 校 的 課 程（ 如 英 語、 簿 記、 商
業 會 計、 商 業 地 理 及 法 律、 政 治 經 濟 知 識 和 中
文 ） 相 結 合。 71 1901 年 8 月 10 日， 時 任 澳
督高士德（José  Maria de Sousa Horta e 
Costa） 批 准 了 在 利 宵 中 學 附 設 學 院 性 質 的 商
業 學 院（ Inst i tuto Comercial）， 學 校 的 教
師 由 議 事 公 局 提 名， 教 授 英 文、 商 業 課 程 和 中
文的教師則受聘於澳門土生葡人教育協進會。72

就 這 樣， 商 業 學 校 從 聖 若 瑟 修 院 中 搬 出， 成 為
了 利 宵 中 學 的 附 設 學 院。 但 由 於 離 開 修 院 後 難
以 尋 得 合 適 的 教 師， 且 聖 若 瑟 修 院 在 土 生 族 群
心 中 一 直 享 有 很 高 的 聲 望， 73 又 因 為 國 立 中 學
的 制 度 與 商 業 學 校 難 以 磨 合， 商 業 課 程 成 為 了
中 學 課 程 的 附 庸， 難 以 發 揮 作 用， 導 致 離 開 了
修 院 的 商 業 學 校 的 收 生 情 況 欠 佳， 且 從 辦 校 的
1901 年到 1914 年僅有一名學生畢業。 74

1903 年， 政 府 將 商 業 學 院 的 大 部 分 學 科
併 入 利 宵 中 學， 協 進 會 開 始 尋 求 重 建 從 前 的 商
業學校。1919 年，商業學校脫離利宵中學獨立
建校，並重新命名為伯多祿商業學校（Es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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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rcial  Pedro Nolasco）。

四、十八至十九世紀澳門教育發展對土生族群
的影響

（一）聖若瑟修院——澳門土生族群的“教

育遺產”

教 育 是 一 個 民 族 或 族 群 最 重 要 的 社 會 活 動
之 一， 更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遺 產。 對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而 言，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教 育 遺 產 長 遠 影 響 着 該 族
群的每個成員。

其 實 伯 多 祿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學 習 的 時 候，
修 院 裡 江 沙 維 神 父 培 養 的 一 批 教 師 已 基 本 上 退
役， 75 到 若 瑟· 文 森· 喬 治 入 讀 時， 修 院 已 被
改 組 為 官 辦 的 中 學。 但 江 沙 維 神 父 針 對 澳 門 葡
籍 學 生 的 特 點 所 設 計 的 注 重 語 言 文 字 的 正 音 及
正 規 書 寫， 同 時 重 視 會 話 及 語 言 文 化 的 綜 合 性
語 言 教 學 及 訓 練 方 法， 為 後 來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的
語 言 學 習 及 翻 譯 訓 練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基 礎 和 模
板。 而 至 伯 多 祿 一 代， 這 些 土 生 雙 語 精 英 結 合
澳 葡 政 府 的 公 共 資 源， 將 這 種 教 學 方 法 引 入 了
包 括 官 辦 中 小 學 及 翻 譯 學 校， 為 更 多 的 土 生 葡
人提供了系統學習葡語和漢語的機會。 76

更 重 要 的 是， 雖 然 受 澳 門 社 會 傳 統 及 生
源 所 限，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教 育 沒 辦 法 覆 蓋 澳 門 全
社 會， 但 其 培 育 出 的 土 生 文 化 精 英 卻 能 夠 利 用
自 己 的 學 識 和 能 力 來 促 進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教 育，
乃 至 澳 門 公 共 教 育 的 發 展； 其 影 響 力 甚 至 輻 射
到 澳 門 以 外 的 地 區。 對 於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後 開
始 不 斷 流 散 的 土 生 族 群 而 言，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教
育 為 他 們 提 供 了 面 對 澳 門 之 外 陌 生 而 廣 袤 的 新
世 界 的 信 仰 和 工 具 —— 就 如 高 若 瑟（José  da 
Costa Nunes）神父 77 所說：“聖若瑟修院和
利 宵 中 學 為 澳 門、 香 港、 上 海、 廣 州 和 中 國 各
開 放 口 岸 培 養 了 一 批 又 一 批 的 澳 門 人 才。 他 們
擁 有 良 好 的 商 業 準 備 和 各 種 知 識， 並 用 根 深 蒂
固 的 宗 教 感 情 為 培 養 他 們 的 母 校 增 光。” 78 可
以 說， 遣 使 會 時 期 聖 若 瑟 修 院 的 世 俗 教 育 和 語
言 教 育， 通 過 教 育 理 念、 教 材 及 人 才 的 傳 承，

在 跨 越 兩 個 世 紀 後， 仍 然 對 澳 門 社 會 及 其 他 各
地的土生族群產生影響。

（二）公共教育的發展與平等的受教育機會

雖 然 澳 門 的 教 育 曾 因 耶 穌 會 士 被 逐 出 澳 門
而 一 度 蕭 條， 但 龐 巴 爾 改 革 對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的
教 育 有 着 積 極 作 用。 這 次 改 革 為 聖 若 瑟 修 院、
聖 羅 撒 培 幼 院 等 教 會 學 校 發 展 世 俗 教 育 提 供 了
條 件， 也 為 日 後 澳 門 眾 多 公、 私 立 教 學 機 構 的
成 立 構 築 了 基 礎 環 境。 而 1870 年 後 澳 門 公 共
教 育 的 不 斷 改 革 為 私 立 學 校 和 澳 葡 政 府 提 供 的
官 辦 教 育 的 發 展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環 境， 從 而 為 更
多土生家庭提供了更多教育的機會和場所。

根 據 1878 年 的 澳 門 人 口 及 教 育 數 據 79 整
理出當時澳門人口的識字率如下表：

表一. 1878年的澳門人口與識字率

人口構成
識字人
數

不識字
人數

總人數
識 字
率

華人
男性 19,510 20,555 40,065 48.7%

女性 372 23,095 23,467 1.59%

非華人
男性 1,610 727 2,337 68.9%

女性 1,564 653 2,217 70.5%

表二 . 1878 年澳門非華人人口中

土生族群與葡萄牙人的識字率

識字率

土生族群 80 75%

來自葡萄牙的人 49%

表三 . 1878 年澳門 10 歲以上

土生族群與葡萄牙人的識字率

識字率

10 歲以上的土生族群 89.23%

10 歲以上來自葡萄牙的人 49.4%

可 以 看 出，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中 後 期， 由 於 澳 門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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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教 育 發 展 等 原 因，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的 識 字 率 遠
高 於 華 人 及 葡 萄 牙 人， 而 其 中 尤 其 值 得 注 意 的
是非華人女性的識字率。81 與華人女性的識字率
對 比， 可 以 發 現 非 華 人 女 性 的 受 教 育 程 度 明 顯
遠 高 於 華 人 女 性， 且 與 非 華 人 男 性 的 識 字 率 大
致 相 同， 說 明 當 時 土 生 族 群 的 女 性， 起 碼 在 初
等 教 育 層 面， 受 教 育 機 會 與 男 性 相 當。 而 阿 馬
羅 認 為， 從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葉 起， 男 性 土 生 葡 人
由 於 人 口 少（ 鴉 片 戰 爭 後 首 先 移 民 至 香 港 和 上
海 的 土 生 葡 人 以 年 輕 男 性 為 主 ） 且 本 地 提 供 了
不 少 的 教 育 機 構， 實 際 上 沒 有 文 盲；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末， 女 性 土 生 葡 人 的 識 字 率 也 達 到 了 相 當
水 平， 僅 有 很 少 的“ 當 時 最 後 一 批 獲 得 自 由 的
妹 仔 或 女 奴， 及 具 有 葡 國 公 民 身 份 的 華 裔 或 者
其他民族的女子”仍不識字。 82

十 九 世 紀 中 後 期 起，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女 性
的 高 識 字 率 很 大 程 度 上 得 益 於 該 時 期 多 所 女
子 教 會 學 校 的 興 辦。 據 夏 泉 統 計， 自 1840 年
至 1911 年， 澳 門 約 有 13 所 天 主 教 學 校， 其
中 女 子 學 校 就 有 9 所， 83 除 了 上 文 提 到 的 聖 羅
撒 書 院 外， 還 包 括 聖 母 無 原 罪 書 院（Colégio 
Imaculada Conceição）， 以 及 由 嘉 諾 撒 修
女 會（ I rmãs Canosians） 開 辦 或 管 理 的 白
鴿 巢 嘉 諾 撒 葡 文 女 校（ 建 於 仁 愛 院 內 ）、 恒 毅
書 院（Colégio de Perseverança）、 望
德 堂 女 校（Escola de Meninas em São 
Lázaro）和路環女生私塾等。其中有多所學校
不 僅 面 向 葡 籍 女 童， 還 招 收 華 人 女 童。 84 此 外
還 有 官 辦 的 女 子 中 心 學 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o）。 當然， 澳門土生族群
女 性 教 育 程 度 的 提 高 根 本 上 還 是 因 為 鴉 片 戰 爭
後 澳 門 第 三 產 業 的 發 展， 85 以 及 移 民 至 滬 港 的
土生家庭中女性參加工作的需求。 86

（三）大英帝國的擴張與馬禮遜學校的文化

傳遞

十 六 世 紀 英 格 蘭 進 行 宗 教 改 革 後， 英 國 的
教 會 學 校 呈 現 出 一 個 與 傳 統 天 主 教 學 校 的 顯 著
區 別： 它 們 不 向 羅 馬 教 廷 負 責， 而 是 為 民 族 國
家 的 利 益 服 務， 也 正 因 如 此， 英 國 的 許 多 教 會

學 校 承 擔 了 地 方 上 兒 童 的 初 等 教 育， 收 生 不 限
出 身、 性 別， 且 多 為 慈 善 辦 學。 87 隨 着 大 英 帝
國 的 海 外 擴 張， 英 國 教 會 學 校 的 這 一 特 質 也 在
英 華 書 院 和 馬 禮 遜 學 校 有 所 體 現， 雖 然 馬 禮 遜
學 校 在 澳 門 和 香 港 存 在 的 時 間 都 不 長， 招 收 的
學 生 也 不 算 多， 但 無 論 從 課 程 設 置 還 是 從 面 向
的 學 生 來 說， 它 是 首 批 在 中 國 及 華 人 社 會 引 入
西 方 近 代 教 育 制 度 和 課 程 的 學 校， 也 是 澳 門 教
育 史 上 第 一 所 提 供“ 公 共 教 育 ” 的 學 校， 88 也
被 認 為“ 對 近 代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和 中 國 教 育 近
代 化 進 程， 乃 至 粵 港 澳 社 會 的 發 展， 均 產 生 了
直接、間接的影響”。 89

實 際 上， 馬 禮 遜 和 米 憐 創 建 英 華 書 院 的 目
的 是 為 他 們 在 遠 東 的 傳 教 工 作 服 務， 通 過 辦 學
培 養 更 多 的 教 徒 和 在 華 傳 播 福 音， 90 而 繼 承 馬
禮 遜 遺 志 的 馬 禮 遜 學 校 的 教 學 目 標 亦 然。 然 而
在 大 英 帝 國 在 全 球 擴 展 版 圖 的 背 景 下， 這 兩 所
學 校 也 成 為 了 傳 輸 文 化 和 意 識 形 態 的 帝 國 殖 民
教育的一部分——這也是大英帝國作為“第二代
殖 民 帝 國 ”， 與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這 些 第 一 代 帝
國在海外殖民統治上最不同的一點。通過教育，
大 英 帝 國 將 英 國 的 語 言、 英 式 的 思 想 和 文 化，
乃 至 社 會 行 為 模 式 渲 染 成 一 種“ 普 世 價 值 ” 並
移 植 到 其 遍 佈 全 球 的 殖 民 地 中， 形 成 一 種 跨 國
的 主 流 意 識 形 態； 同 時， 因 大 英 帝 國 在 全 球 經
濟 中 的 強 勢 地 位， 非 英 國 殖 民 地 的 國 家 和 地 區
也不免受到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衝擊——在鴉片
戰 爭 後 與 英 國 的 全 球 貿 易 活 動 息 息 相 關 的 土 生
族 群 更 是 如 此。 如 何 在 一 個 新 的 帝 國 的 陰 影 下
維 持 本 族 群 的 身 份 認 同， 成 為 了 對 土 生 族 群 的
一個挑戰。

（四）教育帶來的選擇與機會——澳門土生族

群對教育的利用

對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而 言， 十 九 世 紀 澳 葡 政 府
開 辦 的 多 所 初 等 學 校 的 確 提 高 了 族 群 成 員 的 識
字 率， 並 加 強 了 他 們 與 葡 萄 牙 文 化 的 聯 繫； 然
而， 到 了 中 等 教 育 層 面， 這 些 由 政 府 及 市 政 廳
開 辦 的 學 校 便 難 以 滿 足 大 部 分 族 群 成 員 的 實 際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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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鴉 片 戰 爭 後，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的 出 路 只 有
兩條——留在本地擔任公職或移民到新的港口謀
生。 91 在 這 兩 條 出 路 中， 前 者 指 向 的 是 在 聖 若
瑟 修 院 或 利 宵 中 學 完 成 中 等 教 育， 之 後 進 入 澳
葡 政 府 部 門 工 作， 更 有 學 生 會 前 往 葡 萄 牙 升 學
深 造； 後 者 則 指 向 接 受 商 業 訓 練 後， 移 民 到 香
港 或 上 海 並 謀 得 一 份 體 面 的 工 作。 然 而， 這 兩
條 路 並 非 是 提 供 給 所 有 土 生 族 群 成 員 自 由 選 擇
的。 利 宵 中 學 在 當 時 是 面 向 澳 門 小 部 分 精 英 家
庭 子 女 的 學 校， 92 對 於 更 多 家 庭 條 件 普 通 的 土
生 葡 人 而 言， 離 開 澳 門 才 是 唯 一 的 選 擇， 因 此
提 供 商 業 課 程 及 語 言 課 程 的 學 校 是 他 們 獲 得 謀
生技能的重要工具。

對 於 鴉 片 戰 爭 後 的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而 言， 留
在 澳 門 擔 任 公 職 或 到 葡 萄 牙 升 學， 與 移 民 到 香
港 等 地 謀 生 並 不 是 一 個 二 選 一 的 問 題。 實 際 上
這 兩 條 出 路 之 間 是 不 相 通 的， 兩 者 中 間 相 隔 着
當 時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內 部 社 會 階 層 的 差 異。 在 族
群 內 部 的 差 異 背 後， 是 當 時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需 要
在 政 治 上 依 賴 自 身 與 葡 萄 牙 血 統 及 文 化 的 關 係
獲 得 一 定 的 社 會 特 權， 從 而 避 免 與 華 人 進 行 商
業競爭 93 的現實。

土 生 族 群 內 部 的 社 會 階 層 差 異， 很 大 程 度
體 現 在 掌 握 葡 語 的 能 力 差 異 上。 然 而， 不 是 每
一 個 家 庭 都 能 夠 為 子 女 提 供 純 正 的 葡 語 教 育。
那 些 沒 有 條 件 的 學 生 僅 靠 官 辦 小 學 的 葡 文 課
程， 是 很 難 習 得 流 利 的 葡 語 的。 他 們 在 小 學 畢
業後也很難進入官辦中學，因而入讀私立學校。
利 宵 中 學 則 聚 集 了 澳 門 傳 統 土 生 家 族 的 子 女，
這些學生（在學校裡）只說葡語。 94

雖 然 在 族 群 內 部 存 在 着 社 會 分 層， 但 在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之 中， 土 生 家 族， 或 者 說 有 成 就
的 土 生 葡 人 一 向 是 族 群 的 核 心， 在 凝 聚 族 群 力
量 方 面 有 着 很 重 要 的 作 用。 在 澳 門 上 升 渠 道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教 育 促 進 會 和 澳 門
商 業 學 校 為 土 生 族 群 提 供 了 另 一 條 以 掌 握 英 語
和 商 業 技 能 為 鑰 匙 的 出 路。 據 政 府 於 1914 年
任 命 的 教 育 改 革 委 員 會 在 當 年 7 月 30 日 發 佈

的 報 告 所 述， 在 澳 門 會 說 英 語 的 人 多 於 會 說 葡
語 的 人， 土 生 葡 人 在 商 業 學 校 進 行 一 兩 年 的 學
習 後 便 能 正 確 而 流 暢 地 書 寫 英 文， 而 在 小 學 學
到 的 有 限 的 葡 文 則 被 拋 諸 腦 後。 同 時， 利 宵 中
學（ 商 業 部 ） 由 於 缺 乏 當 時 澳 門 土 生 青 年 所 需
的 英 語 教 學 及 職 業 訓 練， 不 符 合 他 們 謀 生 的 需
要， 導 致 幾 乎 沒 有 學 生， 反 而 一 些 符 合 土 生 葡
人 願 望 和 需 求 的 私 立 學 校 出 現 了 收 生 飽 和 的 現
象 95——可見回應了澳門土生族群需求的商業學
校 受 到 了 歡 迎， 也 說 明 土 生 葡 人 對 未 來 的 願 景
影響了他們對教育機構及其教學內容的選擇。

總 的 來 說， 澳 門 土 生 葡 人 促 進 會 和 澳 門 商
業 學 校 出 現 的 背 景 是 澳 門 以 外 的 新 興 市 場 為 土
生 族 群 提 供 了 工 作 機 會， 在 澳 門 出 現 了 對 英 語
教 育 和 商 業 教 育 的 需 求， 但 當 時 澳 門 的 官 辦 教
育 系 統 沒 有 對 此 作 出 回 應， 使 得 以 李 美 度 士、
伯 多 祿 為 代 表 的 心 繫 澳 門 的 土 生 葡 人 商 人 及 文
化 精 英 聯 合 起 來 為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提 供 專 業 教
育。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的 願 景 與 土 生 族 群 的 核 心 成
員 的 支 持 共 同 造 就 了 協 進 會 的 出 現 和 商 業 學 校
的 建 立， 他 們 的 共 同 目 的 是 為 當 時 出 身 普 通 的
土 生 族 群 在 澳 門 社 會 向 上 發 展 的 渠 道 相 對 閉 塞
的 情 況 下 提 供 向 外 發 展 的 條 件。 或 者 說， 土 生
族 群 通 過 發 展 教 育 使 族 群 成 員 獲 得 了 移 民 到 澳
門 以 外 的 地 方 謀 生 的 工 具， 繼 而 獲 得 了 選 擇 移
民與否的權利——正如 Rui Simões 所說：

政府管理的澳門中學，建立在往葡萄

牙升學和依照葡萄牙教育方法的基礎上。

大部分澳門土生葡人追求商業教育和受到

多種語言技能的培訓。為此，最有代表性

的市政廳以及澳門土生葡人教育協進會共

同體現了這種政策。這些不同的部門和不

同目的的混合，產生了有關移民教育的各

種不同的講話。在十九世紀末澳門經濟走

下坡路時，這種教育所追求的目的，是培

養一種國際性的群體，這個群體是以葡萄

牙人為標誌，不限於澳門本地，而是分散

到整個亞洲。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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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十 八 至 十 九 世 紀，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同 時 面 臨
着 文 化 身 份 和 社 會 身 份 的 流 變， 在 此 過 程 中，
澳 門 教 育 的 變 革 與 土 生 族 群 身 份 的 變 化 可 以 說
是相伴相隨的。

最 早， 天 主 教 的 傳 播 是 葡 萄 牙 進 行 帝 國 擴
張 的“ 通 行 證 ” 及 思 想 武 器， 澳 門 的 學 校 和 教
育 由 天 主 教 會 掌 握， 而 天 主 教 信 仰 則 被 土 生 族
群 用 以 識 別 本 族 群 與 他 族 群 的 文 化 界 限， 同 時
也 被 用 以 整 合 認 同 的 對 象。 十 八 世 紀 末 耶 穌 會
被 驅 逐、 聖 保 祿 學 院 的 關 閉 等 一 系 列 事 件 的 發
生 使 得 澳 門 的 宗 教 地 位 下 降。 與 此 同 時， 葡 萄
牙 政 府 通 過 政 治 干 預 和 教 育 改 革， 在 澳 門 發 展
公 共 教 育、 推 廣 作 為 民 族 語 言 的 葡 語 來 不 斷 加
強 對 澳 門 的 管 治， 結 果 是 天 主 教 信 仰 對 於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身 份 認 同 的 重 要 性 逐 漸 弱 化，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對 葡 萄 牙 民 族 性 的 認 同 逐 漸 形 成。 鴉 片
戰 爭 後， 土 生 族 群 由 於 處 於 殖 民 社 會 的 中 間 階
層， 為 了 向 擁 有 更 多 社 會 資 源 的 歐 洲 人 階 層 靠
攏， 在 強 調 與 葡 萄 牙 的 血 緣 聯 繫 的 同 時， 在 澳
門 本 地 和 移 民 至 滬 港 的 土 生 族 群 都 不 同 程 度 地
利 用 學 校 及 其 他 社 會 組 織 機 構 的 教 育 功 能 來 實
現 對 葡 萄 牙 文 化 的 親 近， 從 而 強 調 自 己 的“ 民
族身份”。

在 構 築 身 份 認 同 的 過 程 中，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對 自 身 不 同 文 化 特 徵 的 強 調 是 在 不 斷 變 化 的，
與此同時，他們的社會身份也發生着變化。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以 前，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最 重
要 的 社 會 身 份 之 一 是 澳 門 社 會 的 管 治 者， 但 這
一 身 份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受 到 了 巨 大 的 衝 擊， 而
澳 門 教 育 在 這 一 時 期 的 變 化 為 土 生 族 群 社 會 身
份 的 轉 變 提 供 了 渠 道。 公 共 教 育 的 推 廣 為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帶 來 了 在 基 礎 教 育 領 域 較 平 等 地 受 教
育 的 機 會， 土 生 族 群 普 遍 獲 得 了 基 本 的 讀 寫 和
計 算 能 力。 隨 着 中 等 教 育 的 發 展， 無 論 是“ 精
英 家 庭 子 女 ” 就 讀 的 利 宵 中 學、 培 育 多 批 雙 語
文 化 精 英 的 聖 若 瑟 修 院， 還 是 為 中 下 層 土 生 族

群 提 供 商 業 教 育 和 多 種 語 言 技 能 培 訓 的 商 業 學
校， 它 們 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為 各 階 層 的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提 供 了 更 多 元 的 升 學 道 路 和 更 廣 闊 的 生 存
空 間， 從 而 令 土 生 族 群 能 通 過 教 育 獲 得 更 多 樣
的社會身份——從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他們從
澳 門 社 會 的 管 治 者 逐 漸 轉 變 為 澳 門 社 會 的 政 治
精英與港澳社會的文化精英及商業精英。

又 正 因 為 社 會 身 份 的 變 化 以 及 生 活 區 域 的
拓 展， 對 於 這 一 時 期 的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而 言， 語
言 這 一 文 化 特 徵 也 不 單 單 指 向 葡 萄 牙 語， 而 是
重 視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在 跨 文 化 環 境 中 對 葡 文、 中
文、 英 文 等 多 種 語 言 技 能 的 習 得 和 運 用， 以 及
他 們 在 不 同 的 文 化 間 進 行 溝 通 的 角 色 —— 在 今
日， 這 仍 然 是 澳 門 土 生 族 群 重 要 的 身 份 認 知 之
一。

作 者 附 記： 本 文 節 選 和 整 理 自 梁 舜 欣 碩 士 論 文

《16—20 世紀澳門土生族群的身份認同與教育 》，

論文導師為郭曉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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